
   

   

 

   

汉 学 家 ： 马若瑟 ( Joseph de Premare，法国，1666-1736 )

研究领域 ： 中国语言和中国文学。

人物介绍 ：   马若瑟（Joseph de Premare 1666-1736），法国著名的汉学家，耶稣会传教士。1666年7月17日在瑟堡出
世，这是诺曼底科唐坦半岛最北端的一个城镇和海港。1683年，他被允许加入耶稣会(法国教区)。1696年，是
他在弗莱彻学院学习的第三年也是最后一年。在这里，他同傅圣泽共同生活了一年，后者1695年结束了他的耶
稣会士培训，在等候被派往东方之时教授数学。 
  我们对青年时代的马若瑟也一无所知。在其后来的书信和其他写作中，他从来没有提供任何信息可使我们
从中对他的知识和情感倾向进行大概的估计，也没有任何材料表明他在年青时从事过阐释学的或犹太神秘教义
的研究。 
  马若瑟在1683年加入耶稣会。1693年，白晋作为北京宫廷的特使被派往法国宫廷，以表达康熙皇帝对法兰
西皇帝的感激，路易十四决定送一些珍贵的礼物给康熙，而且批准白晋带一些新的耶稣会士和他一起返回中
国。白晋选了12个人赴华，马若瑟和另外7个人于1698年3月7日和白晋一起登上了安斐特里特号。其他四人和一
队被派往东印度的海军战船同行。在好望角，其中的两人又加入了白晋他们的安斐特里特号。这艘船11月7日抵
达广州。最后的两个人——傅圣泽和殷弘绪(Dentrecolles)——约六个月后到达中国。 
  在广州，马若瑟被分配前往江西传教。从传教使团开始之时，耶稣会士就在江西设了站点。利玛窦1594年
至1598年曾住在南昌，在那里等待机会进入北京，并创作了他的一些最重要的中文著作。马若瑟被派往江西省
会南昌，1699年到达这个城市，他被安置在南昌以南约150公里的建昌(现在的南城)。他在那里住到1721年(其
中两年不在当地)。从1721年到传教士被驱逐到广州的1724年，他住在江西省北部的九江。 
  这期间，在《耶稣会士书简集》(Lettres édifiantes crrieuses)中有两封马若瑟写的关于处理传教事务
的信：在第一封信中，他谈到了被中国人遗弃的新生儿。他认为，在这些婴儿将死之前发现他们并给他们施洗
是相当重要的。应该为那些活下来的孩子建立一些机构，让他们在其中以基督教的方式受教育，然后成为基督
家庭中的仆人。第二封信中，他描述了到南丰和临近村庄进行的旅行，在那里他和其他两个耶稣会士以非常隆
重的弥撒庆祝了复活节，给中国人留下了相当深刻的印象。 
  毫无疑问，在那些年里，马若瑟把大部分时间或者几乎全部时间用于研究中国语言和文学，而把传授基督
教教义的任务交给助手。他这样做的原因是．他认为，和投身于更普通的传教工作相比，通过苦心钻研他不断
丰富的藏书，能使他为归化中华民族的信仰做出更大的贡献。 
  1714年，他被召到北京宫廷同白晋一道工作。他在那儿呆了两年。当他被获准返回南方的江西省时，他开
始以一种新的方式从事索隐主义的研究。在“马若瑟的索隐主义”一章中我们还将谈及这些情况。 
  1724年，基督教在中国被禁，几乎所有传教士都被流放广州。马若瑟不得不离开他在江西省的传教点，南
行广州，自从他1699年到达中国以来，他还没进过这个城市，他开始了一种新的生活。1733年迁居澳门， 据有
些书籍记载，马若瑟1736年在澳门去世。  
  马若瑟从一开始学习汉文时起，其目的就不只是为了传教，而且想要用汉文来著述，并且从汉文经籍中寻
找对信奉基督教的支持和依据，为此，那些把中国经典文献看成礼仪事物代表的传教士们，就对马若瑟感到不
满和怀疑。  
  马若瑟精通汉文，他著有许多用汉文写成的宣传天主教教义的书籍和用拉丁文、法文写成的研究中国的书
籍。马若瑟的最重要著作就是《汉语札记》（拉丁文标题为Notitia Lingae Sinicae，1831年在马六甲出版。
是马若瑟死后70多年才出版的遗著）。马若瑟编写这部著作的想法，在当时说来是很新颖的，他认为学习中
文，不应该沿袭拉丁文文法的理论和方法，而应该通过实践来学习。这部著作的问世有一段不寻常的经历，从
马若瑟写成寄回法国到这部书在一个多世纪以后方才问世，经历了颇为曲折的道路。根据法国汉学家阿贝尔—
雷米扎（Jean-Pierre Abel-Rémusat，1788～1832）、高第（Henri Cordier，1849～1925）的看法，是马若瑟
的这部《中国语文札记》和另外一位来华的西班牙人多明我会传教士万济国（Francisco Varo）于1703年在广
州出版的《官话语法》（西班牙文标题为Arte de la lengua mandarina），被法国的中国学家傅尔蒙剽窃了。
马若瑟在当时和在巴黎的傅尔蒙有通信来往，便把自己写的新的中文语法的手稿在1728年寄给傅尔蒙，以便使
傅尔蒙高兴一下；但是当时傅氏自己也在编写中文语法书《中国文典》（拉丁文标题为Grammatica Sinica，按
上述说法倒不如是剽窃了万济国的著作）一书，于是便赶忙在马若瑟的稿件尚未到达巴黎之前，将《中国文
典》手稿存放到法国皇家图书馆（即现在的法国国立图书馆），然后在马若瑟的稿件到达后说是自己的稿件远
胜过马氏的《中国语法札记》稿件，于是马氏的5卷稿件就被束之高阁，而《中国文典》则先于1737年出版了一
部分，即《汉学沉思集》，又于1742年出版了完本（拉丁文标题为Grammatica duplex）。  
  马若瑟还把中国元曲《赵氏孤儿》译成了法文（法文标题为Tcho-chi-cou-eulh；ou，L'orphelin de la 
Maison de Tchao，tragédie chinoise），这是欧洲人首次将中国戏剧译出的译本，收录在由杜赫德神甫
（Père Jean Baptiste Du Halde）编的《中华帝国全志》（1735年出版）的第3卷内。此译本也收录在1736年
在海牙出版的《中华帝国全志》第3卷第417～460页内。伏尔泰在读了马若瑟的法译本《赵氏孤儿》之后，创作
了一部悲剧，题为《中国孤儿》，1755年出版，并在同年搬上舞台演出了，伏尔泰把故事发生的时间推到了成
吉思汗时期，但是蓝本仍是马若瑟的法文译本《赵氏孤儿》。伏尔泰还为他的《中国孤儿》加上了《孔子学说
五幕剧》的副标题。 
  《赵氏孤儿》在法国一经发表，就赢得了众多的读者，甚至在整个欧洲也不胫而走。先后几十年间，就被
译成了英文、德文、俄文等多种版本。就连当时在欧洲名声显赫的文学巨匠、大诗人、大思想家，像意大利的
梅达斯塔苏、法国的伏尔泰、德国的歌德等，无不对它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并纷纷加以改
编，搬上舞台，在欧洲许多知名的大戏院都引起了轰动。 
  马若瑟还曾寄给巴黎法国皇家图书馆许多在中国出版的书籍，法国国内非宗教界的世俗中国学家们曾作为
任务对这些书籍进行过研究。在马若瑟寄回法国的这些书籍中，还特意挑选有一部元代杂剧选集，后来这本书
就由巴赞（Antoine Pierre Louis Bazin）和斯塔尼斯拉斯·朱利安（Stanislas Julien）合作（按，主要是
由巴赞译出的）译成法文出版了，该书中 文标题为《元曲选解题》，法译本于1838年在巴黎出版了。马若瑟提
供此书的中文蓝本的功绩也是不可磨灭的。  
  马若瑟对于他寄回的书籍写的一些介绍性的短论，至今仍然收藏在法国国立图书馆内。他写的信件有3份收
录在《耶稣会会士书简集》里面，还有第4封信，是从傅尔蒙的文件中找到的，后来由晚年在巴黎定居的德国人
东方学家海因里希·尤利乌斯·克拉普罗特（Heinrich Julius Klaproth ，1783～1835）给编写进《百科编年
史》（法文标题为Annales Encyclopédiques）里面，这封信中对傅尔蒙的《中国文典》文稿进行了坦率和严厉
的批评。 
  在法国耶稣会士中，有这样一小部分人，由于他们对《易经》一书的关注，被称为易经派，马若瑟即名列
其中。在欧洲，这些人被称为索隐派，因为他们宣称在中国古代典籍中发现了基督教传统的踪迹，并对它们进
行了索隐式的和象征论的解释。 
  马若瑟有很多文章和论文讨论了这个问题，但是没有一篇获准付印。直到19世纪六七十年代，其中几篇得



到了发表，但基本上没有引起注意。 
  马若瑟的有生之年大多用于研究中国文学，其研究对象从保存下来的早期文献一直到宋朝的哲学家、文士
和诗人。他在这些研究中所获得的对中国文学的深刻认识，使他在写作《中国语言志略》(Notitia Linguae 
Sinicae)时获益匪浅。《中国语言志略》是一本关于中国语言和文学的指南书，后来，这部作品成了欧洲汉学
研究的奠基之作。 
  中国索隐主义是在白晋手中发展起来的，他也是来华耶稣会士，后来成了马若瑟的老师。白晋的生活和和
工作，他对马若瑟的思想产生了如此巨大的影响，几乎可以说白晋的思想决定了马若瑟的整个一生。 
  马若瑟与在华、在欧的许多教士、学者建立了通讯联系，他把自己的论文寄给他们，希望能出版。被放逐
到广州后，他在《特雷武论丛》上见到傅尔蒙关于中文的论文摘录，于是与傅尔蒙开始了长期通信，其中大量
内容是关于中国语言的讨论。1728年，马若瑟向法国寄去一件包裹，内有大量书籍、手稿和书信等，其中最重
要的是五卷《汉语札记》手稿。在其随附的信中，他请求傅尔蒙帮助出版《汉语札记》，既为了将来人华的传
教士，也为了欧洲学者的研究工作。这件包裹直到1730年才被送到巴黎皇家图书馆。傅尔蒙并没有为出版此书
出力。他在其《中文语法》(Linguae Sinarum mandarinicae hieroglyphicae Grammectica daplex， Paris 
1742)的前言中，评论《汉语札记》一书组织得很糟糕，行文冗长，举的例子过多，提出的规则又太少，总之算
不得一本真正的中文语法书。而另一方面，后来的汉学家又指责傅尔蒙在著作中剽窃了马若瑟的研究。傅尔蒙
死后，马若瑟的手稿一直在巴黎皇家图书馆中沉睡，直到19世纪初，被年轻的汉学家雷慕沙唤醒。雷慕沙抄录
了手稿，他后来写的《汉文启蒙》(Elemens de la grammaire chinoize)很大程度上是以马若瑟的研究为基础
而完成的。在《汉文启蒙》的前言中，雷慕沙介绍了《汉语札记》，既高度评价了马若瑟的成就，又重复了傅
尔蒙的批评，认为它不适于出版。马若瑟生前恐怕万万想不到，他的《汉语札记》的出版最终要由英国新教徒
完成。近代中国新教传教事业的开创者，英国人马礼逊(Robert Morrisson，1782—1834)获得一位英国贵族的
资助，决定在马六甲的英华书院出版《汉语札记》。当时还是雷慕沙的学生的儒莲(Stanislas Julien)为生计
谋，给马礼逊抄录了手稿(根据雷慕沙的抄本)。1831年这部著作终于在马六甲出版了。该书随即获得许多人的
推崇。马若瑟也由此确立了他在汉学史上应享有的地位。 
  马若瑟在书中或信中都没有明确指出他在何时何地如何完成《汉语札记》的。在前言部分，马若瑟先是对
中国自古以来的作品作了介绍，列出49个题目，范围涉及经史子集，根据年代和写作风格分为9级。然后，他讲
了学习汉语的路径和方法，词典的情况，关于文字、发音与音调的情况等等。前言最后附录“汉语诸音总索
引”，列出汉语的1445种音节，每一音节列出一个汉字，及其解释。马若瑟说他只收人了普通常用的字，入门
者须用一两个月牢记这些字，然后通过《汉语札记》，他将展示索引中没有的字，一步步扩大学习者的识字
量。 
  马若瑟介绍自己穷三十年心力研究中文，认真阅读了无可胜数的中文书籍，做了大量笔记，《汉语札记》
正是长期刻苦工作的结晶。人们通常称《汉语札记》是一部中文语法，但实际上它远远超出了这个范围。马若
瑟写成的是一部关于中文和中国文学的复杂著作。他的目的是向传教士提供一本适用的教材，并且为进一步研
读中文作品打下基础，而非总结出一套系统严格的语法来。马若瑟着眼于教学实践，他强调“学汉语最好通过
例子，因此不要奇怪我给你们举的那么多实例。我这么做是因为通过例子比通过规则能更快地通晓中文”。这
一点正是他受到傅尔蒙、雷慕沙批评的原因，而从其本身的目的来看，马若瑟的做法是适宜的。 
  马若瑟在书中强调中文语法与西方的语法体系的巨大差异。他说：“事实上，如果我试图用我们的语法形
式套中文，那简直是犯傻。”要想真正学好中文必须认清这一点。“我远不是要将我们语言的规则用于汉语。
相反，我希望传教士们解放他们的观念，将观念从他们的母语中抽取出来，再让这些赤裸的观念穿上中文的服
装。”马若瑟的希望是不现实的，他还没有认识到人们的思想观念在多大程度上受制于固有的语言习惯。当
然，他呼吁人们努力摆脱头脑中的语言成规的束缚，对于学习差异性极大的语言是十分重要的。 
  但颇为矛盾的是，马若瑟一面高呼：“因此，再见吧Despauterus和Alvarus，我们的拉丁语法。一面仍然
采用拉丁语法模式解说中文。马若瑟没有一套适合汉语特征的术语，尽管他引用中国传统的实词与虚词的概
念，归根结底他还得套用西方传统的语法范畴。对于当时的西方人来说，所谓语法只存在由传统的拉丁文法发
展来的那一套体系，这也是他们描述其他语言规则惟一可用的工具。马若瑟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矛盾处境，因
此有时甚至采用颇具自我解构意味的表述方式：他列出汉语的名词、代词、动词、形容词、副词等词类，但又
指出这些说法其实在汉语中没有什么意义。 
  马若瑟在他的《汉语札记》(Notitia Linguae Sinicae)中讲了他如何通过《四书》学中文：“首先，我抄
录整部《四书》。我在练习本的左页写汉字，按照我看到的助手写字的正确笔顺，一笔一画地写。同时，我努
力牢记每个汉字的各部分的意义。在相对的一页，我写下想到的各种注解与评论。与此同时，我还在单独的本
子上列出人名、地名、动物和花草的名字等等。”他又在每个本子上按字母作了索引，以便查找。 
  马若瑟说：“我们真的应该用心学《四书》，中国人从童年起就被让这么做。我们应该一到中国就开始记
忆它们。”马若瑟又讲了学习《四书》的恰当顺序，以及应选用的注解。这是一个成功者的经验之谈，因为马
若瑟被公认对中文和中国文化有精深造诣。但是从马若瑟的叙述中可知，当时许多传教士不像他那样做。他写
道，年轻的传教士一到中国就急切地要一本中一欧词典，然后花很多时间抄写。马若瑟认为这样做效果不好，
不如把精力用在《四书》上。 
  马若瑟的话很有道理，但对大多数人而言，要学习外语，双语词典和语法书仍是必不可少的。在以《四
书》为入门教材的同时，传教士们也需要这些东西的帮助。 
  应当承认《汉语札记》作为语法书显得不够系统，而且明显缺陷是没有句法部分。但《汉语札记》的丰富
性使它远远超越了一本语法书的范畴，它充分体现了马若瑟在中国语言文学方面的渊博知识和深厚功力。

主要学术成果 ：   《论汉语发音和用欧洲拼写的汉文字》 
  《汉语札记》(于1831年由英国伦敦传道会刊行). 1831年在马六甲的英华书院（Anglo-Chinese College）
用拉丁文出版了，拉丁文标题为Notitia Linguae Sinicae。后来这部书由一位美国公理会传教士译成了英文，
于1847年在广州出版。  
  1770年以后马若瑟著《书经以前时代与中国神话研究》以及《中国古书中基督教义之遗迹》、《中国经学
导言略论》. 
  马若瑟还和赫苍壁神甫（Père Jul-Placidus Hervieu，1671～1745。法国耶稣会会士）合作，在澳门编写
了一部《拉丁文—汉文字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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